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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阿拉坦苏和 作
诺敏黛 译

夕阳慢慢落到了山的那边。
在落日的余晖中，有一位身穿白

色裙子的美丽女子姗姗来到了达瓦
的身边。“这位犹如天仙的美丽女子
会是谁呢？我认识她吗？未曾谋面
的她来到我的身边有何目的？俗话
说不认识的人犹如鬼，不熟悉的路犹
如坑，我还是小心为好。”达瓦心存怀
疑，自然就离那女子站得远一点。那
位女子还是用水灵灵的眼睛直勾勾
地看着他说道：“喂，好汉，难道你不
认识我了吗？我是…… ”女子没有
接着说。达瓦的妻子贡嘎也是远近
闻名的美丽女人，可是眼前的这位女
子比贡嘎好看一百倍。达瓦身不由
己，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美女：“这
位真可谓是人间拔尖的美女，都说
天仙是女子之最美，不会是让我碰
到天仙了吧？我怎么会碰到天仙
呢？……”达瓦傻乎乎地愣在了那
里。女子用金铃般清脆的声音说
道：“好汉，你过来呀！咱们一起玩
耍吧……”说着就抓住了他的胳膊。
达瓦浑身的细胞都醒过来了似的，全
身发麻，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达瓦
想把手抽回来，手却被铁卡子卡住了
似的，死活抽不出来。那女子毫不费
力地抓着他的手不放。达瓦也是个
有力气之人，参加那达慕的摔跤比赛
也有不错的成绩。乡亲们都说他有
九牛二虎之力。达瓦心想：这女子不
会是鬼吧？虽不能说自己是个有着
能抬起一座山的力气的人，也不至于
连这样一个芨芨草般的窈窕女子的
手都脱不开？可是……

达瓦考虑了片刻说道：“你到底
是人还是鬼？”他故意提高了嗓子大
声喊道。

那美丽女子却微笑着说：“好
汉，你不用怕我，我是……”

“连自己的身份都不说，到底是
为了什么？人世间少有的如此美丽
的女子为何跟我纠缠不休呢？”他百
思不得其解，想把胳膊抽回来，还是
不能，胳膊好像被夹在岩石中间，怎
么也抽不回来。

达瓦知道，就凭力气肯定斗不过
对方，他笑着说道：“‘仙女’，哥哥求
你了，咱们有事好好说……”达瓦有
些喘不过气来。人到四十的他还从
未被谁欺负过，今天被芨芨草般的小
女子如此欺负，无奈请求对方放过自
己，真是丢尽了脸面。他越想越生
气，越想越不好意思。那女子笑嘻嘻
地说：“好汉，我可以放了你，可是明
晚我还是会来噢。明天可不能躲避
我！”说完，那女子松开了手。达瓦手
麻木得都不像是自己的手了。

枕着睡的右手有些麻木、酸疼
的时候达瓦从睡梦中醒来了。擦了
擦眼睛往外看，天开始亮了。“是什
么鬼魂折磨了我整个晚上？梦里还
见到了美丽女子抓着我的手不放
呢。原来是枕着胳膊睡，胳膊都酸
了。真不知道这梦意味着什么？是
福还是祸？”

自从达瓦猎杀了朱日克山上的
那匹长鬃狼之后，附近牧民家的羊
群得到了安宁。要不隔三岔五地就
会听到谁家的羊群被咬了多少只
呀、朝鲁家的上了绊的马在拴马桩
上被狼咬伤了之类的噩耗。如今茶
余饭后许久未听这类消息了。

烈日当头之日，为了不让羊群趴
着不动，达瓦尾随羊群，不敢远离。
膘肥的羊儿似圆球，在大热天里有些
走不动，走一会儿就停下来喘口气。
我这黄眼睛的绵羊也快成年了，到了
明年就不会如此上膘吧。唉，我的赤
脖子羊要是没有被吃掉的话，现在应
该比它还肥壮吧。唉，真不幸，成了
那位先生（指狼）的一顿美餐。像赤
脖子羊那样的领头羊会不会还出
现？托一只领头羊的福，整个羊群都
会变好。那种说法真是对的。达瓦
想着这些，观察着群里的每一只羊。
到了晌午时分，在炎炎烈日的暴晒
下，四处酷热漫散，一片寂静。达瓦
把袍子脱掉，叠好了放在石头上，在
岩石上盘腿坐起抽起了烟，思量着：
今天可真热。羊儿肯定口渴了。想
着这些，达瓦发现自己也口渴难耐，
他把羊群往圣鹿泉赶过去。

过了两座小丘，接近了圣鹿泉，
闻到水汽的几百头绵羊翘着尾巴一
溜一溜地奔向泉水。趁羊儿还没弄
脏水之前喝一口清凉水，达瓦策马
赶过去，比羊群先到了泉眼处。喝
了一口水，再用清凉的泉水美美地
洗把脸，冲洗了一下头发，感觉清爽
极了。干渴的羊群争先恐后地喝着
泉水，一只一只都鼓起了肚子。在艳
阳下传来一阵阵汩汩的流水声，泉水
泛着粼粼波光，心旷神怡的达瓦站起

身来环视了一下周围。圣鹿泉的东
北角上有一棵槐树，葱葱茏茏。这棵
树到底有多少年了？达瓦记得他刚
开始懂事的时候这棵树就在这里。
我们家族几辈人都在此处生息过来
的。爷爷去世之前还再三嘱托我千
万不能伤了这棵树，伤了会招灾。每
座山每湖水都有它的守护神，千万不
能伤了守护神。这是老人们在他小
时候一句一句告诫他的事情。

达瓦突然想去圣鹿泉旁边的羚
羊泉看看，好久没有去了。那里是
野生动物聚集的地方。圣鹿泉和羚
羊泉仅仅相隔几里地。心旷神怡的
达瓦唱起了小调儿，骑着膘肥体壮
的骑乘，向羚羊泉奔过去。

微微春风/吹拂了山上的小树/
温柔美丽的妹妹哟/嫁到了远方……

就在他悠哉游哉忘乎所以地哼
着小调儿赶路之际，看见羚羊泉的下
游处仿佛有个人影。达瓦有些好奇，
拉住马缰，细看过去，只见一位长发
及腰的女人在泉水里洗澡。“不懂规
矩的家伙，竟敢在神圣的泉水里洗
澡？”可是生气归生气，他还是拉住了
马的缰绳，没有直奔过去，而是站在
原地清了清嗓子弄出点动静，才慢慢
走过去。那个女人似乎听到了达瓦
的动静，回过头来看他。真是美极
了！达瓦被眼前这女子的天仙般的
美貌吸引住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
的天女下凡？看着有些面熟，似乎在
什么地方见过。达瓦恍然大悟：“这
不就是那天夜里梦见过的姑娘吗？
她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我又是在梦
境里？”达瓦为那幻影神情激奋，愣在
了那里，不知所措。

突然响起了哗啦啦的声响，泉水
喷向了天空，又瞬间平息。好像什么
事都没有发生似的恢复了平静。那女
子却不见了踪影，消失了。惊恐的坐
骑跳了起来，达瓦差点从马背上掉下
来。诧异的达瓦四处观望搜寻，刚才
那美丽的姑娘去哪里了呢？周围一片
寂静。今天真是大开眼界。那位姑娘
肯定不是人间普通的女子，肯定是天
女下凡。看来我也是个有眼福的人，
竟然能碰到天仙。这片朱日克草原上
绝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像我这样福星高
照能撞见仙女。这么一想，达瓦的心
间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幸福。不知其名
的那女子只能叫作“天仙”了，达瓦苦
思冥想也再没有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名
字。他的坐骑好像被刚才的一幕惊呆
了，翕动鼻翼，久久不能平静。想一想
也难怪它，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一眨
眼的工夫一切又消失了。能否再次出
现呢？肯定会再出现，肯定会。达瓦
这样想着，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
羚羊泉的周围。可是刚才的女子已无
影无踪。人世间的美丽总是如此，梦
幻般地出现，又瞬间消失得无踪影，让
人惋惜不已。

达瓦不知如何是好，刚才发生
的一切如同一场梦，谁能知道方才
的梦幻般的情景是否再次呈现？俗
话说得好，大象脖子短，人之路漫
长。慢慢走着瞧吧。流连忘返的达
瓦频频回头，就像渴望从母亲手里
得到糖果的孩子般恋恋不舍地离开
了此处。达瓦抑制不住惋惜的心
情，一步一个回头走进了森林深处。

自从在羚羊泉碰见了那位仙女
以来，似乎被某种未知的东西迷住
了，达瓦忘不了那仙女，一天也不间
断地在此处守候。

……
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达瓦随羊

群到了羚羊泉附近，他望着羊群，思
绪却不在羊群上。坐立无所。他自
己都不知道在这里等候了多久，那
天的女子还是未出现。难道让他梦
寐以求的她不会再出现了吗？命中
注定他们只能擦肩而过吗？达瓦不
相信所谓的命运，他还是相信那女
子有一天会出现。他不断地安慰自
己，鼓励自己继续等下去，每每想起
让他悲喜交加的那女子，他眼里总
是充满了泪花。达瓦把羊群赶到羚
羊泉时，突然觉得耳鸣，远处传来诡
异的声响，循着声响望过去，就在那
一剎那，只见一道耀眼的白光掠过
达瓦的眼前，照亮了天际，然后消失
了。一种恐惧感将他定在原地，不
敢挪步的他也不知道声响从哪里发
出，他吓得魂飞魄散。达瓦仍旧纠
缠在刚才的幻觉里，“刺眼的光。这
是什么光？这刺眼的光发自哪里？
泉眼里喷水怎么会发出如此美妙的
声响？今天怎么会如此怪异？”百般
奇怪的达瓦勒住了马，在原地辗转。
泉眼处云雾缭绕，看不清远处。马儿
警惕地竖起了双耳一直往后退。达
瓦使劲勒住缰绳，跨坐在马鞍上，让
坐骑再往前靠近一点泉眼，可是他的
坐骑死活也不往前挪一步，一个劲儿
地往后退。感到好奇的达瓦下了马，
想看个究竟，把马拴在树上，朝着发

光的地方走去。当他轻步走向泉眼
时，她的轮廓一点点地呈现出来，竟
是他梦寐以求的女子在翩翩起舞。
达瓦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他使劲擦
了擦眼睛，再仔细看去，淡蓝色的云
雾中的女子，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梦中
人。都说世间之苦千万种，唯有等待
是苦中苦。见到梦中人的达瓦高兴
极了，跌跌撞撞地奔了过去，他迎上
女子，将其揽入怀里。

那女子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投
入到他的怀里，而是很巧妙地躲开
了达瓦的拥抱，笑着发出清脆的声
音：“喂，好汉，过来呀，咱们一起好
好玩儿吧！”他的仙女像小鸟一样飞
落到大地上。

心潮澎湃、神魂颠倒，已完全失
去理智的达瓦为了追到那女子，拼
命地奔跑，大汗淋漓。可是他怎么
也追不到。那女子小鸟般地自由飞
落，达瓦再拼命奔跑也无济于事，最
终还是投降，气喘吁吁地瘫倒在地
上：“等着瞧，只要你落到我的手里，
我就不会再放手了。”被欲望之火烧
了头的达瓦，双眼闪闪发光。

看到筋疲力尽的达瓦，那女子
轻柔温和地在他耳边低语道：“喂，
好汉，咱们可以在一起。可是有个
条件，你必须对天发誓。”她说着便
依偎在达瓦的肩上。此时此刻的达
瓦让他把心掏出来给她，他也会照
做不误。 达瓦连忙说道：“可以，可
以，别说是一个，十个也可以，只要
是美人你的要求，我什么都可以答
应，我愿意……”

女子直勾勾地注视着达瓦，笑
道：“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不
能说话不算数，不能背弃誓言噢。”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尽管
放心好了，别再费口舌了。”鬼迷心窍
的达瓦差点叫自己的唾沫给呛着了。

“若你心意已决，那就好！”她握
着达瓦的手笑着说道，“不是什么太
难的事情，你跟着我说就可以。”

此刻的达瓦已心猿意马，想入
非非。

“上天在上，苍狼大地在下，请
听我说，今日达瓦对朱日克山的守
护神发誓：因诸多天神之故被诛杀、
因同一天神之故被眷顾、天神或缺
之时，莫论诛杀，亦不被眷顾。”

达瓦跟着她说完的瞬间恍然大
悟：“这可是狼的誓言。我、我…… 为
什么要发这个誓，我这是干什么呢？”
他开始心慌，刚才那似乎要蹦出来的
心脏也随之渐渐静了下来，心里被莫
名的恐惧所占领，达瓦懊悔极了。

仙女看到了达瓦苍白的脸色，
似乎察觉到了不妙，笑道：“舟破沉
入大海，言无信进地狱。你已经发
誓了，不能违背誓言了。”说完，她投
入到达瓦的怀里。是粉末的清香，
还是玫瑰花香？被女人独有的芳香
迷了魂的达瓦把她揽入怀里，拼了
命似的吻了对方……

达瓦的坐骑竖起了双耳，响起了
鼻翼。沉醉的两个人，等到太阳落山
的时候才缓过神，醒过来。那女子整
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服，说道：“咱
们定好下次约会的时日吧。”达瓦伸
手把她柔软的手紧紧握着，深情地望
着她，说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

“戌月戌日，在羚羊泉相会吧。在那
之前我不会再见你的，你要记好这时
日，千万别忘了，忘了你会有麻烦
的。”说完这些，女子一闪身就不见
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的达瓦似
乎耗尽了全部精气，筋疲力尽。休息
了片刻之后，才从地上爬了起来，朝
自己的坐骑走去。

“喂，你们听说没有？达瓦的坐骑
回了家，连鞍子都没有丢，达瓦却未回
来。”草原上到处流传着这件事情。贡
嘎和亲朋好友找遍了朱日克草原，还
是未能找到达瓦。贡嘎找不到自己的
男人，天天哭，哭成了泪人，都有些疯
疯癫癫了。太可怜了。听老人们常
说：杀害太多生灵，后半生就不得安
宁。有人说：被达瓦猎杀的那匹狼可
能是朱日克山的守护神之一。上苍保
佑！上苍保佑啊！做事都有个度，万
事不能过了那个度，否则就会有麻烦
的。最近每天夜里都有一匹狼，守在
贡嘎家的门前，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就会躲到朱日克山的深处。

起初，邻居们议论纷纷，后来各
种猜测和推理都渐渐淡了下来，似
乎被人们遗忘了。可是达瓦的失踪
是真的，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世
间无法解释的事情太多了，无法揭
底的谜也数不胜数。达瓦失踪在羚
羊泉的事情也成了一个谜，流传在
朱日克草原上……

朱日克山传（下）

□关福财

荞麦是土地的善良，荞麦是我的忧
伤。

在故乡，每一棵荞麦都挺起赤诚、
高举洁白，是阳光绽放出的纯净明亮的
思想。

季节可以凋落，人心可以漂泊，满
野的白花却将贫瘠狭小的故土开放成
坚韧中的辽阔。这片热土是我心中小
小的祖国。

万朵花盏盛满被马蹄敲痛的远方，
是否依旧默默地挂念流浪异乡的那位
少年？

她们是一支庞大的送亲队伍，没有
唢呐、没有轿子、没有随风飘舞的红绸，
只有生命摇曳出的淡淡的芬芳。

我把那棵长得最秀颀孤洁的荞麦
唤作新娘。

她让我的人间贴近清白，她让我的
人生远离肮脏，她更会慢慢安抚被岁月
收割后虚无的一片苍茫。此时，我把荞
麦照亮的故乡宁愿视为天堂。

我是昔日远走他乡的负心郎。待
归来，盈目秋野已染霜。今生，我欠荞
麦一个春天。

故乡的荞麦，我的新娘。

草原，诗意的故乡

草原以朴素的辽阔，生长出蔚蓝的
苍穹、洁白的云朵、饱满的阳光、鲜嫩的
花草、成群的牛羊、流淌的悲欢、温暖的
毡房和大片的吉祥。这是草原的伟大，
更是草原的平凡。

站在草原，心灵便有足够的空间可
以远行。大片大片的花草挤出灵魂中
的荒漠，呼唤出生命的蓬勃。干净的阳
光熨平内心的崎岖，嫩绿的微风洗尽尘
世的铅华。

坐在时光的对面，将凌乱的往日

提起风干，将麻木的灵魂摇醒涅盘，
让人的一生在这片宁静的草原上宛
若一棵棵小草，超越季节荣枯的忧
伤。

行走在草原，每个生命都应如花草
树木一样紧紧握住泥土，让大地哺育清
澈明亮的安详。摘下一朵白云放置心
空自由飘荡，捧起一缕阳光瞻仰永恒的
上苍，放飞一只雄鹰守望诗意的远方。

蚂蚁，行走在黑夜里的星光

或许由于太弱小，蚂蚁把自己变成
大地的颜色，好让自己的内心有足够的
空间跋涉。

黑夜里，已习惯于花花世界的肉
眼，你是很难发现奔波的蚂蚁。它们在
生活的边缘游走，扛起自己，抱紧微微
的心跳，只是为了在最后一棵草枯黄之
前，自己还是一粒可匍匐移动的尘土，
散发着风雨和时光的味道。

一群行走在黑夜里的蚂蚁，它们是
一群偷运星光者，用那一点点微光，照
亮岁月的背面。

蝈蝈，流浪在都市里的乡愁

繁华的街边，有蝈蝈鸣叫，在小小
的笼子里，在这充满诱惑的街头。

已立秋，城市里的风却还很温柔。
几十个笼子飘出不同的节奏，让周边凝
固的空气在微微颤抖。

然而，有谁能听出蝈蝈的叫声中，
一滴滴滑落的雨露，一缕缕飘散的炊
烟，一枚枚等待的自由。

一位老人提走一只笼子，用十元钱
买回了一段难忘的乡音，也买回了一只
蝈蝈一生一世的乡愁。

故乡的荞麦，我的新娘（外三章）

□赵高峰

再过几天，就是我38岁生日了，一
个80后奔四的年纪，感慨很多。逼近

“不惑”之年，我是否有足够的智慧，看
清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在理想与现
实、名利与德行、事业与家庭之间寻求
到最心安的答案？

感慨的是时光易逝。看着儿子飞
快地成长，衣服越买越大，活动的范围
越来越大，离开家的次数越来越多；看
着父母渐渐地老去，白发越来越多，腿
脚越来越慢，期盼孩子回家的眼神越来
越迫切；看着镜中的自己，身材发福、发
际变高，感叹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走着走着我们就老了。人
生的铁律，谁也逃不脱。就像人们常说
的，岁月是一把刮骨的刀，任你红颜倾
城，还是英雄扛鼎，任你是王侯将相，还
是平头百姓，最后谁也逃不掉迎头的一
斩，一样是卧身黄土，也只能是别人口
中的一声喟叹。有限的人生，我们要拿
它来做些什么呢？做官、做学问、做生
意？或为民造福、利益他人？但无论做
什么，只要你想做，就要抓紧时间去做，
去旅行、去陪孩子、去孝敬父母，不能等
一等，再等一等，留下太多遗憾。

感慨的是人生无常。漫长的人生，总
是充满各种变数。暴风雨会在不经意间
忽然降临。人生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风
险挑战、无常变化，但决不能消极避世，即
便是倒霉透顶，还有“否极泰来”的时候。

“居长安大不易”，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

九，失意时，要耐得住寂寞，得意时，要经
得住浮华。心安即是归处，“此心光明，亦
复何言”。无论遭遇什么，都要有一颗“初
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此心放得实，
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
境，不骄不躁，从容自信。

感慨的是幸福其实很简单。小时
候妈妈给买的一个礼物，和小朋友的一
次郊游，老师的一句鼓励、一张奖状，都
会让我们欢呼雀跃，高兴一整天。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不再会
轻易感到幸福，为了房子、车子，为了财
富和地位，疲于奔命在都市的水泥森林
里，却忘记出发时的追求，忘记那最朴
实的快乐。内心总是充满焦虑，不满足
于现状，但又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
么，被各种欲望裹胁着，陷入权力和财
富的罗网。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
曾说过，“要过最轻松愉快的生活莫过
于头脑简单”。苏格拉底也讲过，认识
自己，是做事业的前提。我们必须认清
自己的才能和志趣，追逐自己认为的幸
福生活，而不是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过别人眼中的生活。看尽繁华才发现
平平淡淡才是真、最简单才是最美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机缘，逼
近不惑之年的80后，也有着自己的“不
惑”，那就是在新时代注定会绽放出属
于我们这代人的辉煌。

惑与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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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徐敏

1
初冬的夜，已有寒意
乡村寂静无声，偶尔听到
犬吠。一间低矮破旧的
茅屋内，灯花如豆
人各坐定，无话
草纸卷起的烟丝
在嘴里明灭。烟味弥漫

“包干！找个活路！”
有声音发出，清晰无误
包干！附合声低沉有力
逐一响起。石破天惊
他们要，包干到户！
瞒上不瞒下，分掉集体土地

一张纸笺各自签下姓名
姓名上按下指印，十八个
血一样红

夜已深，众人离去
一阵风来，个个清爽

2
海风又起，渔村静卧
一任潮水涨落。盐田里的泥
泛着惨白，难知世界七色
隔海的繁华，遥不可及

变化在一夜之间。海边
多了许多陌生人，对话杂着
浓重的方言，分得清来处
那条连通外界的路，变得狭窄

移山整地的炮轰然响起
震人心魄。巨大的标牌上
写着：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想说什么呢？无人解答
要杀开一条血路

一切都在加速。大厦
春笋般耸起，耸向云宵
街道不停地拓宽加长
直指远方。城市里飞扬激情

那位画圈的老人，如今就站在
繁华的街头，微笑致意

3
街心那家国营饭店很有名
城里无人不知。门很宽
用分板拼成，早上一块一块
卸下，晚上一块一块拼上

店内亮堂。餐桌和连体的
长条凳，整齐地摆着
后墙的窗口开得大
客人径往开票，凭票取餐

对面巷口突然热闹起来
店里职工挤在一起看，很新鲜

墙上凿了个门，门边支个棚
棚下摆着油桶改的炉子
炉火呼呼有声，锅里的油
嗞嗞作响。墙上有字
石灰水写的：老九小吃部

指望谁来管管。可小吃部还是
一家一家多起来，遍布各处
国营饭店的职工开始惦念
一个新称呼：个体户

终于有一天，门板一块一块
拼上后，没有卸下来

4
街上的道时时在变，刚走过
回头就要绕行，标牌上客气地
写着请谅解。又一处工地开工

一个最具魔力的字，赫然
写在临街的墙面，再画一个圈
城市就变了。低矮的棚户
颓然倒下，代之宽阔的街道和
高耸的大楼。老街坊驻足
难觅旧日时光

乡村亦在变。存续千年的
皇粮国税，成了故词。
种田领补贴，算得上是
新鲜事。农民都去了外地
一年一个来回，称作流动人口
承揽城市的工程，称作农民工
现在统称城乡居民

变，这是时代最炫目的
风景。从贫穷到富足
从弱小到强盛，从卑微
到自豪，四十年风云激荡

东方风来

荷塘深处 汤青 摄


